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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论文探究文学翻译方法、策略、重译的合理性，以及在目标文化中进行文学作品再创作时

面临的形式选择和必要信息获取途径等问题。论文以笔者翻译的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作家普罗斯佩·梅里

美（P. Mérimée）2 的短篇小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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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所有重译都是极其冒险之举，因为它常常违背译者本意，使其与前辈成为竞争对手。翻

译史上记录着一部原作被重复多次翻译的诸多案例。俄国翻译史上，罗蒙诺索夫（М.В. 

Ломоносов）、苏马罗科夫(А.П. Сумароков)和特列季亚克夫斯基（В.К. Третьяковский）三

位诗人间的“诗歌竞赛”广为人知，他们分别翻译了《圣经·诗篇》中的第 143 首赞美诗，

奠定了俄罗斯诗歌创作的基础。著名的贺拉斯（Horatius）颂诗《Ad Melpomenen》也是被

多次翻译和效仿的作品。普希金（А.С. Пушкин）的《纪念碑》就是其中之一。贺拉斯颂诗

在普希金及其前后的俄罗斯诗人中吸引了许多人翻译和效仿，如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查文（Г.Р. 

Державин）、勃留索夫（В.Я. Брюсов）和巴丘什科夫（К.Н. Батюшков）、霍达谢维奇（В.Ф. 

Ходасевич）、谢尔文斯基（С.В. Шервинский）、沃斯托科夫（А.К. Востоков）等都翻译过

此诗。进入 21 世纪，贺拉斯颂诗仍然吸引着译者，如斯捷潘诺夫（В.Г. Степанов）于 2008

年在普斯科夫发表了所译颂诗。 

可能，每次研究那些已经被前辈引入本族文化的作品时，译者都希望他们的译文能够不

逊色于前辈，甚至更胜一筹。像原作者一样，译者想要的不仅是被理解，还需被认可。对于

作家而言，若非写作狂热者，自我表达的需求比起被理解和被认可就次要很多。即便作品被

迫藏于桌角不能发表时，作家也始终相信，总有一天他的作品会被大家阅读、理解、赞赏。

不能不认同英国作家贝洛克（H. Belloc）的观点。1931 年，他作了题为《论翻译》的讲座，

随后讲义由牛津大学发表，被视为翻译理论和文学创作领域的经典作品之一。“被认可是作

家作品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贝洛克写道，“对于众多略有写作天赋的人，即其作品尚可被

称为文学作品的人来说，荣誉是他们最主要的写作动机；也许，对于那些最具才华的个体而

言，获得荣誉是他们写作的唯一动力。因此，可以说，如果某种文学体裁无法获得认可，那

么它必然会被遗忘。” 

 

https://yandex.ru/search/?text=%D0%90.%D0%9F.%20%D0%A1%D1%83%D0%BC%D0%B0%D1%80%D0%BE%D0%BA%D0%BE%D0%B2&lr=21073&suggest_reqid=474436450173415440242784579782424&primary_reqid=1734784277395542-18234005431070992471-balancer-l7leveler-kubr-yp-sas-226-BAL&ms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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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译原因 

有时，新译本与旧译本间隔很长时间，跨越半个多世纪。除竞争外，重译可能还有其他

原因。首先，可论及翻译“更新”的语言学限制。众所周知，语言变化巨大，以至于当代人

很难理解，经常会碰见一些费解的“旧词”，但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内表达方式不会过时。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现代俄语始于普希金，我们心旷神怡地阅读着使用现代俄语创作出来的

作品。有时也会产生令人抓狂的问题：如果普希金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他会如何写《上尉的

女儿》呢？但普希金的小说只写了一次，就成为了经典，而小说的翻译可以进行无数次。这

正是翻译与原作的根本区别之一。因此，尽管现存译本质量很高，语言相对稳定，新译本还

是会不断出现。 

然而，重译出现的原因还需在社会领域寻找，而非语言学领域。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

实，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要比其所使用语言的发展变化要快得多。而且，社会生活可能会发

生革命性变革，导致道德价值发生极大改变，一种意识形态被另一种意识形态取代，这些变

化会影响到翻译，同样会影响到文学创作和整个艺术界。 

首先，社会变革会影响到译者对作品和作家的选择。苏联时期，优先翻译的是那些赞美

被压迫者、抨击压迫者的作家作品。共产主义无神论者不允许翻译意识形态相左的宗教文学

作品。反映在个别作品中的精神自由、道德败坏、暴力等元素，违背了道德禁欲主义和清教

徒主义。书刊检查机关严格监控翻译活动，规定哪些内容可以翻译，如何进行翻译转换。这

使得文学翻译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形成了刻板规范。经过出版社的文学编辑修改后，译文往

往会失去个性。 

然而，苏联的社会主义被自由市场思想代替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物品，可以用自由的方式表达自身想法和感受，甚至可以使用脏话，而

无需考虑后果。翻译实践能不参与这一进程吗？当然不能。对于俄罗斯读者来说，一些新兴

作家的作品非常具有翻译价值，但之前因意识形态不同而被放置一旁，于是翻译市场掀起了

大众读者鲜有了解的新文学浪潮。西方侦探小说和言情小说占据着市场，大部分读者都寻求

轻松读物。目前，马里宁娜（А. Маринина）、东佐娃（Д. Донцова）及其他俄罗斯侦探体裁

作家无法将西方侦探小说从俄罗斯图书市场上驱逐。译者们昼夜不停地努力，在最短的时间

内为读者翻译出弗莱明（I.L. Fleming）、契斯（D. Kiš）、热拉尔·德·维利埃（G.A. Villiers）

等作家的作品。曾经有一段时间，文学翻译成为了一个赚钱的行当，译者争着赶在他人之前

向读者译介新的侦探小说或言情小说。 

早在社会主义时期，译者—读者们就活跃在外交、经济、科技、军事等各种国际事务领

域，国外出差期间，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外国作家的侦探小说和其他流行小说，但是，

在文学翻译方面他们并不十分娴熟，于是他们成为了译者—作者。工作之余，他们翻译那些

不久前在原作中读到的令人陶醉的地方。这让人想起十八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当时社会感受

到了翻译西方作家文学作品的需求。因此翻译界涌现出许多业余爱好者，甚至一些略懂外语

的近卫军军官也会向剧院和莫斯科的大学提供自己翻译的外国剧本。但这些译作并不具有文

学价值。出版商不停地催促，他们不给译者足够的时间去考虑风格、讲究搭配，细辨现实和

专有名词。译文编辑机构实际正在逐渐消失。翻译语言正在趋向简洁化，某种程度上也在粗

糙化。 

随着出版社的增多和扩大，图书市场上快速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逐渐饱和，形势慢慢稳

定，渐趋正常化，只有那些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的译者才会留在这一领域。编辑们重新回到

出版社，但人数明显不足，且翻译技能往往也有待提升。文学翻译作品的选材变得越来越细

致。读者对过去的优秀文学经典和名著表现出明显兴趣。一方面，再版至今仍被认可的早年

译作。另一方面，不断涌现已成名作家作品的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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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个倾向文学翻译的时期，“野生图书市场”时期的翻译实践也必然在译者的意

识中留下痕迹。一些译者对原作保持一种轻率甚至随意的态度，显然，这是言语自由的观念

所致。 

这种表达方式的自由化有时正是重译的主要原因。逻辑关系非常简单：在选择表达方式

时，由于翻译前辈受到书刊检查机关和编辑的束缚，其译本更加符合语言制度规范，因此也

更加平淡、枯燥、乏味；我是自由的，所以我这样翻译，“正如现在前卫的小伙子说的那样”，

为了增加趣味，某些地方可以夹杂一些脏话，毕竟原作者使用的也不是特别规范的用语。如

果我们记得，文学作品的译者和所有作家一样，都追求荣誉，那么完全可以用自由选择的表

达方式震惊读者，这是吸引读者的非常可取的方式。 

透过类似的极端翻译策略可以发现，展现个性是翻译活动中最重要的心理因素。任何翻

译都是创作，“……译者和作者只是名称不同”。译者创作新译本，就像导演以著名戏剧为蓝

本排演新剧，以著名文学作品为蓝本改编新电影一样。因此，在新译本和新剧作中都可以找

到新的解读和新的表达方式。 

3 重译自由度 

其实，为了进一步探寻重译的动机，有必要区分译者在翻译策略选择方面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译者提交给出版商新译本，新译本与旧译本在观念上存在分歧，重译以批评为

基础。第二种情况是译者受邀重译，译者本人没有任何翻译新译本的动机。 

比起改进旧译本的不足，向读者提供新译本，第二种情况往往拥有更符合实际的动机。

在邀请译者重译作品时，出版商会以最经济便捷的方式解决版权问题。毕竟，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看似合理，但没必要去寻找旧译本译者的继承人，与他们签订对出版社完全不利的合同，

也不需要与不复存在的出版社继任者争夺版权。更简单、省钱的方式是预约译者重译并宣布，

出版的旧译本在精神上已经过时。 

质量问题仍然存在。如果存在以下情况是比较好的：译者不仅拥有作家的野心，还能意

识到作家的责任；能够把握分寸；翻译语言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明白“语言”和“文

学”这两个概念并非完全等同。基于此可以期望，此类译者的译作能经得住与“老巨人”之

间的争夺战。反之，则会出现风靡一时的译本，这种译本会给出版商带来理想的利润，使其

摆脱种种困境，还可能给“创造性”译者带来可耻的名誉。 

以上两种情况中，哪种情况下的译者会感觉更加自由呢？ 

最初会认为是译者主动向出版商提供重译本时更自由。毕竟，译者没有接受任何社会性

的预订，其译作甚至可能被“压箱底”。他们凭借个人对原作的理解，结合旧译本进行翻译。

但是，为什么要重译呢？旧译本不够好吗？也许很好，但译者能够把它变得更好、更现代化

吧？无论如何，译者都会被自身对旧译本优缺点的认知所束缚。他已成为竞争者，但竞争的

不是原作者，而是翻译同仁，即那些在他之前将外国文学作品译介到新文化空间的人。 

出版商约请的译者则更加自由。他们所做的完全是“另一种翻译”，并不追求完美，也

不与前辈们竞争。他们可能基于自己的观察与感悟来翻译原文，不会去考虑之前别人做了什

么。相较于旧译本来说，他们的自由度即便不是绝对的，也是非常高的。这种译者并不追求

做得“更好”，而是完全“按照另一种方式”进行翻译。 

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年末，АСТ 出版社预约了普希金同时代法国作家普罗斯佩·梅

里美的短篇小说新译本，约译的不是鲜为人知的作品，而是著名的《卡门》。回望俄罗斯文

化空间中神奇的《卡门》，可以确定，这部小说由法译俄至少 8 次：1846 年—佚名译者；1907

年—巴塔伊（H. Bataille）译；1908 年—拉钦斯基（С.А. Рачинский）译；1913 年—基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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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科夫斯基（А.Б. Кисляковский）译；1923 年—施蒂尔曼（С.Л. Штильман）译；1925 年

—古别尔（П.К. Губер）译；1927 年—洛津斯基（М.Л. Лозинский）译；1930 年—维诺格拉

多夫（А.К. Виноградов）译。在这些翻译家中，公认的翻译艺术大师是拉钦斯基和洛津斯

基。他们所译梅里美的短篇小说至今仍在常见的出版物上发行，且作为中学生教育读本。 

4 重译策略 

4.1 自译不参 

首要问题是：如何翻译？是否参考前人的译文？译者应下定决心，在完成自己的译本前，

不参考任何现有译本，即便原文本很难翻译，即便窥探前人如何解决困难，尽管这一做法非

常具有诱惑力。 

新译本发布之后，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师级前辈米哈伊尔·列奥尼多维奇·洛

津斯基也坚持上述原则。阿赫马托娃（А.А. Ахматова）回忆道：“在复杂而高雅的翻译艺术

中，洛津斯基之于二十世纪，就像茹科夫斯基（В.А. Жуковский）之于十九世纪……我想再

度列举翻译家洛津斯基的一个代表性观点。他对我说：‘如果您不是翻译某部作品的第一人，

在您完成自己的译作前，不要去读前人的译本，否则您可能会被记忆捉弄。’” 

不得不指出，并非所有译者都赞同这种重译原则。当代文学翻译大师戈雷舍夫（В.П. 

Голышев）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我被多次建议重译沃伦（R.P. Warren）和福克纳（W.C. Faulkner）

的作品，有一次被建议重译舍伍德·安德森（S. Anderson）的作品。我翻译了《俄亥俄州的

温斯堡镇》，在我翻译之前，即战争前，这本书已经被奥赫里缅科（П.Ф. Охрименко）和坦

科（Е.Т. Танк）翻译过。我备受折磨，但不是道德上的折磨，当时这两位译者已经去世。我

所受的是另一层面的折磨。翻译这本小说时，我读了他们的译本，每一次阅读都觉得他们翻

译得很出色。他们的译本可能在情节上有一点点缺失，但没有错误，整体很规范……” 

在着手重译梅里美的小说前，我们确信参考前人的译本会限制我们的自由，并可能导致

编辑他人之前创作的文本，或变成一种毫无意义的竞争。这使我们想起西塞罗（M.T. Cicero）

的一个例子，他年轻时试图通过套用希腊作家说过的话来提升自己的口才：“最准确、最优

美、最出色的词语或许已被恩纽斯（Q. Ennius）所采用，我在诗歌中练习他的词语，亦或被

格拉古（T.S. Gracchus）所采用，我以他的演讲辞作为典范”。 

我们秉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仅要做符合社会历史的翻译，更主要的是要做合理的翻

译。合理的翻译不是基于译者的直觉，也不是基于译者的“语感”，而是基于对翻译原则和

规律的了解。理解翻译是原作的镜像反映，而非译者的主观臆断。当然，缺乏直觉和“语感”

绝不会有助于翻译的成功。况且，如果一个译者连这些品质都没有的话，那么最好还是从事

其他行业。但是仅仅依靠直觉和“语感”会使译者的绝对臆断自由发展。合理翻译是采用现

代翻译理论的处理方式，面向现代读者，结合读者接受两百多年前外国文本的能力。 

4.2 同步译读 

新的“非经典”翻译方法在于对原文本及其含义体系理解的“非经典”态度。众所周知，

传统的“经典”方法要求在开始翻译之前，必须阅读全文并尽量深入、全面地理解文本。这

种做法在翻译方法论中被称为原文本的译前分析，关于原文本译前分析的文章和论述已经有

很多。同时，译者—读者功能和译者—作者功能之间存在时间差，有时间隔时间很长。译者

先掌握原文本，然后选择翻译策略进行翻译。作为作者，他要么将原作者引入读者的世界，

要么相反，将读者带入其他文化环境。这两种策略在翻译史和翻译方法论中都很常见。 

可以把“同步译读”判定为一种“非经典”方法，原因在于它是在阅读文本的同时直接

进行翻译，没有往后看，也没有在译前努力获取对文本的整体认识。传统翻译方法的拥护者

可能会指责选择这种方法的译者缺乏专业性，忽视原文，他们可能会猜测是因为译者没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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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时间预先阅读原文等。 

事实上，这一翻译策略是基于译者对原文读者的认识，更确切地说，是对潜在读者的认

识，而且是对那些细致入微、高素养、不放过任何细节的读者的认识。原文本不应被理解为

一成不变的固化客观存在，而应被视为某种有生命的物质，这种物质存在于每个读者的意识

中。在每个读者心中，“作者已死”都会赋予文本多重永恒的生命，译者就是读者之一。 

赞同这种“非经典”文学翻译方法的译者确实和读者很相似。他不断“深入”原文，逐

渐将自己对原文的动态印象融入到译文中。译者并不试图“克隆”原作者，也不将自己置于

原作者的位置上，他不会努力去创作。“正如作者本人写的那样，如同用翻译语言说的话 3”。

他坚定地站在原文读者的立场上，对原文的印象随着阅读不断变化。人物特点、情节、语言

的巧妙、引用典故等都体现在这些方面的发展中。作为读者，译者有兴趣去阅读原文，从中

获得乐趣，并将这种感受分享给自己的读者。读完原文后，译者的读者身份就会消失，他对

原文的浓厚兴趣也会随之消失。他不得不站在第三方裁判的立场上，审视原作者和目标读者。 

合译过程中，译者们进行了一项小实验：在尚未完成短篇小说《欧班神父》的翻译时，

他们将其读至结尾，也就是说，几乎采取了“经典”方法：首先阅读并理解原文，然后进行

翻译，力求让译文看上去像是原作者用翻译语言写出来的一样。大家肯定特别想马上知道实

验结果。然而，结局彻底改变了译者—读者对主要人物的态度。作为读者的阅读兴趣已消失。

此前，译者—读者就像真正的读者一样阅读原文，逐渐适应形象，不断地猜测、犯错，所有

读者的疑问、错误、推测和发现都会体现在译文中。现在知晓一切后，译者—读者必须放弃

读者立场，站在原作者的角度，想象就是他自己创作了原作中的一切。翻译变得更加困难。

消失的不仅是接受原文的直接性，还有选择表达方式的灵活性。知晓结局却不能使用可以给

潜在读者提示那些逐步揭露人物内心秘密所需的词语，以巧妙地向读者掩饰他们已经知晓的

事实，这需要做出更多努力，比原作者更“费神”。然而，这种复杂性可能会使译文变得呆

板枯燥，缺乏对未知的探索活力，失去了原作者努力引发读者同步感受的过程。 

当然，也不要天真地断言，做翻译无需预先对作家和原文进行任何了解。译者如果掌握

了充足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特别是法国历史和文学领域的知识，这将帮他们免去很多麻烦，

其中包括阿列克谢耶娃提出的原文本译前分析问题。即下列问题：作者是谁？何时创作？何

时发表？为谁创作？属于哪种体裁？这些都不需要译者额外查找。 

至于信息结构、原文的紧密度问题以及作者的交际目的，即作者当时的交际意图，这些

问题都会随着对原文的阅读和翻译逐渐得到解决。因此，译者不要忽视原作不同版本的各种

评论，要随着原文本的推进关注评论。评论会为译者提供非常宝贵的帮助，帮助他们理解原

文中最“隐秘”的地方。评论可以明确历史和文化语境，有时还可以帮助解决“语言上的难

题”，但偶尔也会产生误导。 

4.3 题词译现 

小说《阿尔塞娜·吉约》在前两行就迫使译者冥思苦想，如何选择第一个翻译单位—题

词的等效替代。该题词来自荷马（Homer）的《伊利亚特》，为两行古希腊语……在翻译理

论中，类似的外来语引用非常普遍。给译者的建议也同样普遍。如果在原文中遇到另一种语

言书写的片段，可以保留不译，毕竟对于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来说，这些片段都是陌生的。

但是这种处理方法并不唯一。在当时那种具体情况下，明显可见的是，对于十九世纪上半叶

的读者来说，古希腊语并不像对于二十一世纪初的读者那样充满异域情调，况且我们说的还

是俄罗斯和法国的读者。即使在那个时代，作者在文学创作中面向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

梅里美通常采用一种巧妙的手法：将题词的出处用法语表示。因此，受过教育和对此感兴趣

的读者，即使不懂古希腊语，如果想要理解题词的含义，也可以在荷马《伊利亚特》的法语

译本轻易找到相应的题词。小说俄译时也可以采用这种手法：题词用希腊语表示，即与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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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一致，引用处则用俄语表示。但是奥·伊·科斯基科娃（О.И. Костикова）说得也很有道

理：“问题在于是否优先考虑原作者，译文中再现他写作那个时代的语言和环境；或者相反，

面向‘目标’读者再创造作品，使当代读者阅读时不会感到困难（‘美丽的谎言’）、毫无障

碍。”俄罗斯的翻译传统导致译者选择第二种方法。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俄罗斯译者都

会尽力向读者解释清楚所有内容，不会让读者陷入不必要的查找困扰。正是对读者的这种态

度解释了产生详尽译注的原因。 

译者意识到，使用《伊利亚特》中无法理解的语言“编码”作为题词，当代大众读者未

必理解。对于大多数小说读者来说，古希腊语的题词很可能是一纸空文。因此，更恰当的做

法是向读者提供《伊利亚特》中相应片段的俄语译文，为此可以好好利用一下十九世纪初格

涅季奇（Н.И. Гнедич）翻译的《伊利亚特》著名译本。初看起来，解决方法似乎很简单，

特别是译文要像原文一样保留诗歌和诗节的编号。但人们对《伊利亚特》俄语译本的关注却

令人堪忧。这一片段中的人物关系特别混乱：“亚历山大和福波斯是射手，无论你多么强大，

在斯坎门前他们都能打败你！” 

从史诗中摘取的片段似乎有些奇怪，其实并无惊讶之处，毕竟诗歌翻译无法逐字复制原

作，译文中会形成不同的语篇关系和内部要素分布，即思维结构分布与原作不同。 

古希腊语专家认为，译者可以大胆地选择感兴趣的片段，逐字重译，以便使译文更易于

理解。以下是逐字翻译的译文示例： 

你英勇而强壮， 

但是在斯坎门前， 

帕里斯和福波斯·阿波罗会给你带来死亡。 

译完小说之后，查看一下以前的译者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1956 年发表的小说译本中，洛津斯基引用了原文中的古希腊语题词，但在脚注中添加

了俄语译文。这让人联想到了格涅季奇的译文：“帕里斯和福波斯是射手，无论你多么强大，

在斯坎门前他们都能打败你。”在洛津斯基 1984 年出版的后期译本中，题词已经改为俄语，

且形式变化较大：“……帕里斯和福波斯·阿波罗是远射手，无论你多么英勇，他们都会在

斯坎门前打死你！”使用带有让步从句的句法结构会让题词更易于理解。可以看出，洛津斯

基及其后期译本的编辑们用心地走近读者，为读者提供了理解题词的合适方案。 

在莫伊谢延科（О.В. Моисеенко）1986 年发表的译本中，题词引用了格涅季奇的俄语

译法：“帕里斯和福波斯是射手。无论你多么强大，在斯坎门前他们都能打败你。”然而，由

于动作主体与谓语被句号隔开，这种句法结构理解起来更加复杂。 

不同译者对题词的不同翻译体现了同一翻译问题可以拥有不同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清晰

地展示着译者对原文和潜在译文读者的态度。洛津斯基在早期的译本中尊重原文，像原文中

一样，以引用外来语的形式保留题词。实际上，出于对读者的关心，他在脚注中添加了题词

的俄语译文。而莫伊谢延科则采用了格涅季奇的先例文本，但这样的题词确实难以理解。 

重译本面向的是当代读者：重译本中，题词直接以俄语形式呈现，具有诗的特征。读者

能够理解题词的意思，也就愿意阅读小说。换句话说，题词实现了它的文本功能。 

不同译者对题词的不同译法充分说明了现代翻译学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翻译单位的

问题。毫无疑问，题词是独立的翻译单位，它的翻译与其他文本不同。翻译策略的多样性证

实了定义翻译单位的正确性，因为原文中有些语言片段需要译者进行特殊处理，与其由哪些

语言单位构成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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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译必要性 

总而言之，应该指出，二十一世纪的翻译再次证明了重译本有存在的权利，即使旧译本

是由公认的翻译大师完成的。社会在变化，人们对原文中所描述事件的认知在变化，翻译语

言也在不断变化。不同时代的译者在翻译经典作品时，基本上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即同样

的翻译单位却需做出更为复杂的决策，而且可能大相径庭。翻译策略随之也各不相同。显然，

“非经典”方法旨在努力向译文读者传达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文本印象，这是在作

为原文读者之一的译者身上产生的印象，但这种印象本身并不能确保成功，还需要结合长期、

细致复杂的查找。当然，信息搜索的方法也在改变，每个译者必须克服“历史文化上的无知”，

这种“无知”是由原作世界和译者生活、创作的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着巨大差距造成的。

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帮助译者快速查找信息，而上世纪的翻译同仁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才能找到

这些信息。因此，一些翻译单位在重译本中可能会实现更准确的等效替代。 

无论如何，查找主题、风俗、词汇及其意义变化等必要信息仍然是译者的主要任务之一，

这些信息为理解原文提供保障。但理解只是成功的一半。文本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深入文本，

不断探索用翻译语言创造出文学作品的新形式。 

 

附注 

1 本论文的写作基于作者 2010 年在圣彼得堡召开的国际会议《费道罗夫的阅读》上的发言材料。 

2 参见：长篇小说《查理第九时代轶事》，莫斯科：ACT 出版社，2009 年。（梅里美著，加尔博夫斯基、

科斯基科娃译）；短篇小说《卡门》、《阿尔塞娜·吉约》、《欧班神父》。（梅里美著，加尔博夫斯基、科斯基

科娃译）另参见《阿尔塞娜·吉约》（洛津斯基及其他译者的译本）。 

3 翻译诗歌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译者凭直觉使用韵律，结合韵脚和个人词汇，通常与原作者不

同，译者自行斟酌并对原文本进行增减。显然，这种翻译只能称为业余翻译。第二种方法，译者通常会为

自身行为引用理论依据，让人相信，如果诗歌原文是用俄语书写的，就应该如同他们的译文一般呈现。第

三种方法，可以用一种格律替代另一种，比如用五音步代替六音步，可以摒弃韵脚，引入新意象等等。只

要保留了精神，一切皆可原谅。（引自古米廖夫，19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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